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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一枚張家山三三六號漢墓《朝律》簡的清晰圖版
（首發）

劉海宇
日本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中心
日本二玄社于2009年出版的《簡牘名跡選5·湖北篇三》（下文簡稱《名跡選》）收錄9枚張家山漢墓竹簡，書中編號為“張家山前漢簡《二年律令》”1至9。
此書由西林昭一先生與中方相關學者共同編著，主要目的應是為書法家們臨習簡牘文字而編印的，其體例是，首先印出原大的簡牘，然後再放大印刷，最後寫出釋文。從西林昭一先生在書後的“解說”看，似應理解為書中收錄的張家山漢簡是1984年出土于張家山二四七號墓的竹簡。
筆者在臨池過程中，感到其中的“張家山前漢簡《二年律令》1”不僅釋文有誤，而且斷句也有問題，經過核對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
所錄《二年律令》等相關文獻，我們發現此簡不屬於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的《二年律令》，而是一枚張家山三三六號漢墓的《朝律》簡。
我們判定此簡屬於張家山三三六號漢墓《朝律》簡的依據是胡平生先生《中國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漢簡概述》（以下簡稱胡文）以及曹旅寧先生《張家山336號漢墓<朝律>的幾個問題》（以下簡稱曹文）兩文中的敘述。胡文簡單介紹了1986年新出土的一批張家山漢簡，資料30列舉了一枚內容為“後五步、北上、謁者一人立東陛者南面、立定、典客言具謁者以聞、皇帝出房、賓九賓、及朝者”的漢簡。
曹文轉引了胡文的釋文，又根據彭浩先生《湖北江陵出土西漢簡牘概說》
知道張家山336號墓有《朝律》，并稱曾向張家山336號漢墓竹簡的發掘整理人彭浩先生確認此簡確屬於張家山336號漢墓出土的《朝律》條文。

我們以《名跡選》的清晰圖版核對胡先生最初的釋文，發現胡先生的釋文有脫漏，致使文句難以通讀，或致對簡文內容產生誤解。因張家山336號漢墓竹簡清晰圖版一般尚難以見到，學者論漢代《朝律》多據胡先生的釋文，除上舉曹文之外，又如黎虎先生的《漢代典客、大行、鴻臚遞嬗與朝會禮儀》（以下簡稱黎文）。
作為字帖的《名跡選》所收此簡的清晰圖版不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，而《名跡選》的釋文也有誤釋和斷句錯誤，所以我們特草成此文，冀學界給予批評指正。
我們首先把《名跡選》所錄清晰圖版（最右側是原大圖版，左側是放大圖版，比例尺為筆者所加）和釋文抄錄如下：

後五步北上，謁者一人立東陛，[陛]者南，西面立定，與客言，具謁者以聞，皇帝出房，奉常賓九賓及朝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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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圖版“陛”字右下有清晰的重文符號“=”，《名跡選》也已經釋出，而胡文漏釋重文符號以及“西”、“奉常”等字，致使文意難通。《名跡選》釋“客”上一字為“與”是錯誤的，漢簡中的“與”字上部方框內一般寫兩橫畫，而此字只有一橫畫，應從胡文釋為“典”。“謁者以聞”的上一字“具”應屬上讀，“典客言具”為一句。
下面先錄我們新定的釋文，然後再作必要的解釋。
後五步，北上。謁者一人立東陛=（陛陛）者南，西面，立定。典客言具，謁者以聞，皇帝出房。奉常賓九賓及朝者
謁者，掌為天子傳達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“謁者使東方來”，裴駰《集解》引《漢書百官表》曰“謁者，秦官，掌賓贊受事。”

陛為臺階，“東陛”在先秦禮書中稱為“阼階”，是行禮的重要場所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“主人玄端爵韠，立于阼階之下。”鄭玄注曰“阼，猶酢也，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。”
陛者，指立於階旁警戒的兵士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“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”，顏師古注曰“陛者，謂執兵列於陛側。”“謁者一人立東陛陛者南”的意思應為謁者一人立於東階警衛之南。
典客，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“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”，裴駰《集解》引《漢書百官表》曰“謁者，秦官也，掌諸侯、歸義蠻夷也。”
諸侯朝覲皇帝之禮亦屬典客所執掌。言具，意為報告準備完畢，亦見於《淮南子·時則訓》“舟牧覆舟，五覆五反，乃言具于天子。”
先秦禮書中多稱“告具”或“告備”，例如《儀禮·聘禮》“宰入告具于君，……執書告備具于君”，
西周金文《伯唐父鼎》中亦作“告備”。

奉常是掌宗廟禮儀之官，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“奉常，秦官，掌宗廟禮儀，有丞。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。”
關於九賓的討論，詳見黎文，
茲不贅言。
《朝律》簡所記的內容極有可能與漢初叔孫通所制定的朝儀有關，曹文與黎文已有論述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胡平生先生當時未見清晰圖版，其釋文脫漏“奉常”，黎文在討論西漢前期朝禮時，據此認為是皇帝“賓九賓及朝者”，現在看來這是不正確的。胡先生的最初釋文又脫漏“西”字，致使文意成了謁者南面立定，現在看來這也是有問題的。所以《名跡選》的清晰圖版還是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。
另外，《名跡選》所錄“張家山前漢簡《二年律令》”中還有幾枚竹簡亦不見于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，但大多與二四七號墓有關竹簡內容重疊而只是每簡所容字數不同，其中的“張家山前漢簡《二年律令》5”簡是《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》一文中圖版壹4號簡，
可以肯定此簡亦是出土於張家山336號墓的竹簡。因這些簡的重要性不及《朝律》簡，這裡就不涉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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